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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國小老師，曾在啟智班任教6年，當我從普通班轉任啟智班任教時，懷著滿腔的熱忱，信誓旦旦地說要教啟智班的孩子們一直到退休，然而，一個學期過後，我開始動搖了，不曾有人對我說：「妳很專業」，大多是說：「妳好有愛心哦！」因為這樣，所以我常想：「愛心」、「專業」與「性別」之間到底有沒有關係？
我們常說國小女老師多，男老師少，而教啟智班的老師這種情況更甚，在父權的國小人事結構下，因為服務的對象是兒童，所以教職等於母職，女性教師被視為導師工作的最佳人選，並且適合任教啟智班，可以好好照顧孩子，而男性教師則是行政職務的最佳人選，這是傳統對於女性和男性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所造成的性別分工。在?習特教學分時，我的老師常對我們說：「許多人會稱教啟智班的老師為『智障老師』，或說『妳好有愛心哦！』，如果有人對妳們這樣說，妳們一定要跟自己說：『我不僅有愛心，而且我很專業』」。雖然有老師話語的支持，但我仍深覺自己的教學遇到了瓶頸，我很無奈！於是，我開始尋找一個可以支撐我繼續向前的動力，有一天，我到一家書店買書，無意間看見一張書卡上寫著：
天上的星星很多，但是再多再亮的星，也只有在夜晚才看得到。而且越是黑暗的地方，看到的星星越多。生命中的黑暗也能使人望得更遠，想得更深，活得更真，看見以前看不到的地方，也看見別人望不見的所在。
「啊哈」（Aha）！當時我真的如同阿基米德發現「流體靜力學的基本原理」般驚奇地、興奮地喊著：「找到了（eureka）！找到了（eureka）！ 」，我開始自我反省，孩子們真正所需的是什麼？我是否太急躁了，是否應該給孩子們和自己多一點時間，這群孩子們的學習不是一蹴可幾的，這些孩子就好像星星一樣，距離我們很遠，但在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閃亮。因此，我繼續在啟智班與孩子們一起學習與成長。
2004年6月性別平等教育法通過後，性別平等教育在國小普遍實施，該法責成所有教師，不但要將性別教育融入各科教學，每學期還需實施至少4小時的相關活動，然而這項規定，在啟智班又是如何落實呢？此點是甚少被關切的議題，如果說教給學生功能性教材就像在補網，而發展性教材就像在織網，老師教學生要一邊織網一邊補網，方能收效，但對許多老師而言，連織網的材料為何與如何取得都是一大問題！目前啟智班教師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方面，仍面臨許多刻不容緩待努力之處。我深深地認為，生命中要面對的大多不是抽象的思考難題，而是真實且生活化的問題，分享我在啟智班教學生涯中，曾經令我難以忘懷的兩則故事：
 有一天，一位二年級小女孩的媽媽問我說：「再過幾年女兒月經就會來了，在月經來之前，帶孩子去醫院做子宮切除手術好不好？」我應該怎麼回答呢？我想媽媽是很愛護女兒的，但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老師說好或不好就能決定的，這是需要一個團隊的人員來協助處理，老師應該盡力教導孩子如何處理月經，如何保護自己的身體，還有孩子的障礙類別與程度都是需要考量的，需要更多專業的評估與建議，我常想起這位可愛的小女孩。
一位小六的女孩轉介來啟智班，社工來協助女孩入學，原因是女孩疑似遭到父親性侵害，安排住在寄養家庭，女孩說了父親如何對待她，後來發現女孩的證詞前後不一，反反覆覆，似乎是受母親影響，因為母親陷入了兩難，一位是女兒，一位是丈夫，女兒若說是，則丈夫將面臨被判刑，女兒若說不是，則女兒所受的傷害將含冤莫白。在責備父親的不是時，同時也看見了女孩與母親的苦。為了避免智能障礙學童的性別平等教育受到忽視，學校教育極應在課程與教學方面做完整而有系統的規劃。教育活動是一項高度的文化與價值創造的活動，但是，在實際情境中，我們卻很少追問：此一文化與價值，究竟是誰的文化與價值？是單一的、某一性別的文化與價值？是共同文化與價值？還是主流文化的代稱？我在啟智班任教6年，離開啟智班的原因，是因為我發現學校的許多行政作為，似乎無視於啟智班學生的存在，例如：我在三所學校擔任過啟智班的老師，而這三所學校啟智班教室竟不約而同的都安排在學校校舍的最邊緣，其中一所學校啟智班教室是安排在離其他普通班和辦公室幾十公尺遠的球場邊緣，雖然我曾努力向學校的主任與校長表達，請重視啟智班學生的學習環境，然而一位女性啟智班教師在學校的發言，顯然是沒有太大的影響力。我常想，強調提供身心障礙兒童正常化教育環境的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並未被落實，如果我能有參與行政決策討論的機會，我一定不會讓這一群弱勢的孩子被這樣的對待，於是我做了一個抉擇，改變我原先的生涯規劃，毅然決然的去參加主任的甄試，成為一位女性主任。
1963年8月28日，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King）在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了一篇感人肺腑、擲地有聲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他說：「……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格來評價他們的國度裡生活……我夢想有一天，黑人的孩子們能和白人的孩子們情同手足……我夢想有一天，幽谷上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變成坦途……」對許多視普遍人權為理所當然的人來說，這樣的夢想何其卑微！但對那些一輩子生活在充滿歧視與不平待遇的人，爭取基本權利卻是她們畢生的渴望！我有一個夢想，我夢想有一天，智能障礙的孩子們能有女老師的教導，也能有機會接受男老師的教導……我夢想有一天，男孩和女孩一起愉快的在操場上奔跑著，每個孩子都被鼓勵去嘗試更多新的事物……我夢想有一天，飄逸的微風，像看不見的手指，在孩子們的心靈上彈奏著美妙的音樂……
                                                            作者:黃筱晶   
[image: ]
image1.png




image2.png




